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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d of every theological journey is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theological journey.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1926- ) reflects 
the belief that in the end it is the beginning. His theology originated 
from a prisoner of war camp, a hopeless place where he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This has made his theology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traditional 
German theologies, which were formed mainly in academic offices.

The author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Moltmann’s theology as a 
response to his recent lectur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e will 
briefly track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of his theology, and explain 
why Moltmann has defined his theology by the term “post-Barthian.” On 
the one hand, he inhabits the era after Barth. On the other hand, he intends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Barth to strengthen areas of weakness, such as 
trinitarian theology, and to fill gaps, such as eschatology.

Moltmann’s theology of hope (also his ethics of hope)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interpreting the Christian faith from an 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has led him to the theology of the cross and then to trinitairan 
theology. Such a theology has focused upon human history, and has led 
him to a hope formed by revelation from heave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ltmann does not try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criticisms that his theology 
is one-sided, but rather he takes them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evelop a greater 
comprehensiveness. Above all, his theological journey is a journey of 
adventure, a journey that always comes with surprises.   

Keywords: Jürgen Moltmann, Karl Barth, History, Hope, Esch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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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德国神学大师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①热爱中国

文化，他家里有一间中国小客厅，全部摆设中国文物，作为休憩以及

与朋友谈天之处，而且他爱吃中国餐点更是有名。他对道家思想的了

解非常有深度②，对於中国历史基於稻田生活方式而来的文化背景也

有深入的了解。③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尤其是2014年10月在中国人民

大学与各方菁英学者专家对谈，实在是中德思想交流史上难得一见的

盛事。

当莫尔特曼写到《系统神学论丛》最后一本《神学思想的经

验——基督教神学的进路与形式》的《前言》时，他认为事实上那却

是一个《后记》而非《绪论》，只不过形式上置於开头的绪论部分，

因为对他而言，神学旅程既无终点，何来《后记》？

每次神学旅程告一个段落时，事实上“结束就是开始”，因此他

主张信仰者是“永远的开始者”，所有的神学都是“那些在路上行走

尚未抵达家门者的上帝思想”。④ 既然如此，一切神学探讨在世上都

① Jürgen Moltmann的名字中译为莫尔特曼或莫特曼，本文统一为莫尔特曼。另
外，本文部分取材自作者先前著作与翻译，内容加以更新而焦点集中於莫尔特曼在神
学思想史上的定位。

② 莫尔特曼：《科学与智慧》，曾念粤译，台北：校园书房，2002年，第222-245
页。[Jürgen Moltmann, Science and Wisdom , trans. ZENG Nianyue (Taipei: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2002), 222-245.]

③ 莫尔特曼：《公义创建未来——和平政治与造物伦理》，邓肇明译，香港：
基道书楼，1992年，第84-96页。[Jürgen Moltmann, Gerechtigkeit Schafft Zukunft , trans. 
DENG Zhaoming (Hong Kong: Logos Publishers, 1992), 84-96.]

④ 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基督教神学的进路与形式》，曾念粤译，香
港：道风书社，2012年，第2-3页。[Jürgen Moltmann, Erfahrungen Theologischen Denkens: 
Wege und Form Chritlicher Theologie , trans.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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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达到完美，只不过是无止境地追寻，不应轻言臻於至境，每一次

神学旅程结束处其实都是另一次神学旅程的开始。

一、战俘营的结束——神学家的开始

1945年德国战败，19岁的莫尔特曼原本计划进大学读物理与数学

却被送进了战俘营，一年前他才被征召入伍参加空军地勤部队，马上

开始面对战俘营的严苛考验三年。他出身自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教师

家庭，历经死亡阴影以及被囚禁的苦闷和熬炼，而更加难熬的是那种

没有盼望的痛苦。他说：“在比利时的集中营时，我曾多么飢餓。我

看到其他人内心整个崩溃，放棄了所有的希望，也因此病倒，有人更

因而死亡。同样的情形几乎也临到我身上。”① 

在战俘营失去自由的期间，他看到同样在生活条件困乏的情況

下，死者往往都是那些已经放棄盼望的人们。他进一步地观察到，那

些怀着有限盼望的人虽能坚强地活下去，却被那些盼望深深地折磨

着，比如盼望回家却回不了家，又如期待看见家人却见不到，儘管有

限的盼望带给人活下去的力量，却让人活得非常痛苦。

莫尔特曼就是在这样的生命危机中开始经历信仰，当他读到圣经

《诗篇》39篇时，非常感动地说：“这首诗好像针对着我所受的创痛

说话呢！开啟了我的眼目，看清上帝是与那些心碎的人同在的。”② 从

① 莫尔特曼：《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学家的信仰自白》，郑慧姃译，
台南：人光出版社，1984年，第9-10页。[Jürgen Moltmann, Experiences of God , trans. 
ZHENG Huizheng (Tainan: Ren Guang Press, 1984), 9-10.]

② 同上，第10页。参阅《诗篇》39:1-13 “比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
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我默然无声，连好话
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
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
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
候，真是全然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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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基督教信仰开始，莫尔特曼就体验到上帝是与受苦的人同在的上

帝，信仰是带来盼望的信仰。信仰的盼望不只带给他活下去的力量，

而且带给他生命的意义与极大的安慰。他並非不想离开战俘营而重获

自由，而是敬拜上帝的礼拜堂已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不浸沉在痛苦

的深渊里，而能坚持着望向远方，正是一个清晰的盼望的初步。” ①   

莫尔特曼属於“怀疑的一代”，他们都经历了德国的光荣与恥

辱、强盛与崩溃：

在那些年间从集中营、医院返回，生存下来的我们，

确实就像曾经被火灼伤过的孩子们，自此就远远地避开了

火。我们自以为然的学会了疑惑、不信任。但是我们实在

不是怀疑论者，也不肯如此认命。罪的阴郁重担沉沉的压

迫着我，似乎永远无法偿清罪债。生活对我们而言是无可

慰藉的伤痛。②

然而，他从未料想过那三年刻骨铭心的囚禁生活让他从基督教信

仰中找到了盼望，而且后来他竟然成了一位神学家，他说：“我相信

得救的经验是要以我的余生来偿还的。我不能说就是在集中营（战俘

营）里我找到了祂，然而我确确实实知道就是在那里祂找到了我，否

则我早就失丧了。”③  1948年莫尔特曼被释放回国，他放棄了作物理

学家的梦而前往哥廷根大学读神学。

其实莫尔特曼学习神学最早始於1947年英格兰诺丁汉附近的诺敦

（Norton）战俘营，那营地由基督教青年会（YMCA）照料並提供图

书，由战俘教导战俘学习神学，也有许多英国知名神学家、传道人、

①  莫尔特曼：《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第11页。
②  同上，郑慧姃译，第8页。
③  同上，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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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来担任义务老师，从此他开始热心学习神学，直到炉火熄灭仍终

夜与同伴谈论不停。这场失去自由的囚禁生活反倒成为一场祝福，使

他体验心灵的大大成长。

回想这段日子，莫尔特曼引述《诗篇》30：11-12说：“你已将我

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

你，並不住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①

2002年莫尔特曼为自己的新书《科学与智慧》写下献言：“谨此记念

1946-1948年间，我在诺丁汉附近的诺敦战俘营铁丝网里开始学习神

学，本书做为诺丁汉大学颁发荣誉神学博士学位的致谢。”② 经历这

段学习神学的日子之后，他回忆说：“囚禁的生活体验留下长久的印

记，就是痛苦与盼望是互为增强的，当鼓起勇气去盼望时，锁链开始

造成痛苦，然而这种痛苦还是胜过无动於衷的认命。”③ 

当莫尔特曼开始在哥廷根大学正式修读神学时，他继续经历战争

所造成的阴影，伤残死亡的痕迹刻划在许多人身上，神学生在物资极

度缺乏的环境里从神学老师汲取心灵养分，除了多方啟发他的博士师

父——博学非凡的改革宗神学专家维伯（Otto Weber, 1902-1966）之外，

带着先知气质的依凡（H. J. Iwand, 1899-1960）开啟他对路德十架神学

与因信称义的认识，宗教改革专家渥洛夫（E. Wolf, 1902-1971）以终末

角度带领他看社会伦理，④ 此外还有顶尖圣经学者旧约大师冯拉德（G. 

von Rad, 1901-1971）以及新约大师杰里迈亚亚（J. Jeremias, 1900-1979），

在民生凋敝的哥廷根大学却有著名神学教授群集的盛况。莫尔特曼

谦称自己生长在一个战后人才凋零的世代，因此比较能够获得机会出

①  Jü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London: 
SCM, 1997), 7-9.

②  Jürgen Moltmann, Science and Wisdom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3). see. Department 
of Theology, Nottingham University, Theology Department News, no. 4 (2002): 7.

③  Jürgen Moltmann, How I Have Changed (London: SCM, 1997), 13.
④  M. D. Meeks, Origins of the Theology of Hop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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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其实除了他卓越过人的天赋之外，这么密集的名师教导也是重要

因素，而且正是这样的世代酝酿了他以及其他几位德国大师级神学家

的成长环境。

相对於德国传统神学的抽象呆板而言，莫尔特曼神学情感热切，对

於受苦有深入的体验，呈现出一种丰富的生命力。由於莫尔特曼相信耶

稣基督的经历与一般传统德国神学家不同，他是在铁丝网包围的囚禁受

苦中，在生死存亡之际寻求盼望，而从信仰里找到人生答案，並非在舒

适的教堂里经由家族传统而承袭信仰，因此他的神学往往洋溢着生命

力，这是出於在痛苦中找到信仰而带来盼望的喜悦。他所认识的上帝是

借着受苦而表现爱的上帝，也是认同世上受苦的人而与他们同在的上

帝，如他见证说：“心灵晦暗时有上帝同在——祂就是苦难和盼望的力

量。这就是当我18-21岁感受最敏锐时塑造我的经验。”① 

二、施莱尔马赫的结束——巴特的开始

论及莫尔特曼神学必须从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开始，

而论及巴特神学则不得不提到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巴特晚年多次自称他神学背后有着一个强烈的与施莱

尔马赫摔跤的动机，令人好奇的是，一位出生在1886年的神学家为何

念念不忘地与出生在1768年的神学家辩论不停呢？

在近代神学思想史上巴特与施莱尔马赫的神学对抗，是一件从19

世纪延续到20世纪的大事。1799年施莱尔马赫出版《论宗教》提出以

情感诠释宗教的思想方式，这与1793 年康德出版《单纯理性限度内

的宗教》适足以互别苗头，因后者正是啟蒙运动理性主义诠释宗教的

范例，而受浪漫主义与敬虔主义影响的施莱尔马赫却另辟蹊径，以宗

①  莫尔特曼：《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郑慧姃译，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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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本质为敬虔的宗教情感。

这主张使得施莱尔马赫进一步地推动神学方法论革命，他发展

“人论进路”——以人的意识或情感为出发点的神学思考方式，把客

观的“教义的神学”改造成主观的“信仰的教导”，不再以传统上使

用的“教义学”（Dogmatik）称呼其系统神学著作，改称为“基督教

信仰”（Der christliche Glaube）。

建立在施莱尔马赫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的神学基础上，19世纪的

德国逐渐地出现了更加重视体验而把神学人文化的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以哈拿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与立敕尔

（Albrecht Ritschl, 1822-1889）为代表。自由神学採用施莱尔马赫的

神学方法，却把他的敬虔体验除掉，结果使得基督教信仰成为伦理的

宗教，甚至主张人间文化即为天上啟示。

早年巴特在德国大学学习神学时，他的老师清一色的几乎全是自

由神学拥护者，后来看到那些教授们对一战自毁神学立场的选择使他

失望透顶，而前往瑞士乡间牧会又使他的思想发生转折，转而全力维

护上帝啟示而强烈批判自由神学，成为一位对人文学过度入侵神学、

自然神学侵犯啟示神学极其敏锐而又充满战斗精神的斗士，杨慧林教

授令人印象深刻地引述冈察雷斯描述巴特神学是“不愿意被软化的神

学”。① 

从批判自由神学起，巴特追溯到其源头在於施莱尔马赫，於是他

的巨著《教会教义学》里经常有与施莱尔马赫摔跤的影子，仿佛这

两位间隔百年以上的神学巨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战争，其中施

莱尔马赫的神学往往被标示为“人中心的”、“现象学的”或“经验

① 杨慧林：《杨序》，载《信仰的类比——巴特神学与诠释学中的修正与颠覆》，
欧力仁著，香港：文字事物出版社，2004年，第i-iv页。[YANG Huilin, “YANG Xu,” in ou 
Liren, Xin yang de lei bi-Barth shen xue yu quan shi xue zhong de xiu zheng yu dian fu  (Hong 
Kong: Wen Zi Shi Wu Chu Ban She, 2004), 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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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特的神学则被标示为“基督中心的”、“三一论的”或“啟

示的”。巴特指出，施莱尔马赫之后自由神学的发展並非出於他对神

学的蓄意扭曲，而是出於他顺应时代潮流需求的结果——“这让他可

以公正地对待当代文化意识，但却未能公正地对待基督教”。①  

巴特针对施莱尔马赫做长期的神学对抗，后来他渐渐地明白，与其

不断地批判施莱尔马赫，不如建造一个健康的圣灵论，但已来不及，只

能像摩西隔着约旦河遥望应许之地一般地远望着圣灵神学。② 《教会教

义学》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其中缺少的正是圣灵论部分，他原本

计划以“圣灵救赎者”来论述，使用救赎的概念是想要强调圣灵从今

世到终末所要成就之全然更新的工作，唯有全然地赎回才能形容这从

耶稣基督的复和所啟动的事工之极致。

在巴特的梦想中，合格的圣灵论著作人选必须是“根基稳固而

且在灵性上、知性上、见识灵通广博有如‘终结斯巴达霸权的底比

斯’”，③ 毕竟终结斯巴达霸权绝对是非同小可，而发展圣灵神学来终

结“以人为中心”的神学方法霸权岂能例外呢？他深深地感受到整个

时代笼罩下的限制，视野上几乎难以突破“以人为中心”的思考与论

述方式： 

施莱尔马赫应当被当作大胆尝试把圣灵置於神学中

心的神学家，只不过是他用错方法了。儘管他大大地失

败了，我们却仍应当欣赏他的尝试。我个人以为，在公

① Karl Barth,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im 19, Jahrhundert. Ihre Vorgeschichte und 
ihre Geschichte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5), 422-423. English version: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2), 471-472.  

② Eberhard Busch and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logical Text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6), 494.

③ Karl Barth,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on Schleiermacher,”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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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0年之后可能顺利地发展圣灵神学，只是现在我们

还是太过於接近18与19世纪，要区分何者是上帝的灵与

人的灵仍然太过於困难。①  

巴特评断说，连才智过人如施莱尔马赫也把人的灵与上帝的灵混

淆了，毕竟在18与19世纪欣欣向荣的德国观念论里，在哲学舞台上耀

武扬威的正是“灵”（Geist或译“精神”），至於这灵究竟是上帝的

灵或者是人的灵，恐怕需要一段时间的釐清吧！

三、巴特的结束——莫尔特曼的开始

莫尔特曼称自己的神学为“后巴特的”（Post-Barthian），一方面

谦称自己不过是跟在巴特之后，另一方面雄心万丈地要踏在巴特的成

就上继续向前走，扩充其尚未完全展开的如三一神学，完成其尚未充

分发挥的如终末论，1964年他出版了把终末论回归主要神学焦点的

《盼望神学》。

当巴特阅读《盼望神学》后，忧心忡忡地觉得其中的神学过於一

面倒地倾向终末论，以致莫尔特曼对上帝的认识与巴特自己宣称的

“永远丰富的上帝”（the eternally rich God）相形之下过於贫乏。② 

巴特坦承自己也曾在这条终末论的路上徘徊，不过终究未走上去，他

担心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只不过是一种“受过洗礼”的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之《盼望原则》，把神学化约成终末论，他期许

莫尔特曼把焦点转向内在三一——三一上帝本身。③  针对巴特的期

① Karl Barth, Karl Barth’s  Table Talk, ed. John D. Godsey (Edinburgh/London: Oliver and 
Boyd, 1963), 27-28.

② 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London: SCM, 1976), 487.
③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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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莫尔特曼的响应是在《三一与上帝国——论上帝的教义》里进行

了许多经世三一与内在三一並重的讨论。 ①

1. 新三一思维

莫尔特曼自称“新三一思维”（The New Trinitarian Thinking）是

由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与他自己开始使用的，不再

从单一绝对主体自我意识的三重组合概念出发，乃是从圣经的圣父、

圣子、圣灵上帝历史出发，儘管两位20世纪神学大师巴特以及拉纳

（Karl Rahner, 1904-1984）已开始推动一种以基督教神学本身为其前设

的神学，但却仍未发展更加纯粹的三一神学，这新三一思维使得他与

巴特有别。

他的后巴特三一神学更加彻底地从圣经的上帝历史中三位神圣

位格出发，彻底地迴避从一黑格尔式绝对主体自我意识的三重概念

出发：

因为在现代处境下的基督教神学已不再能预设一自

然神学的一般性上帝概念，而必须从自己对於上帝的认

识出发，这种对上帝的认识是三一的，因为基督教信仰是

三一的：在耶稣基督与天父上帝的相通共融关係里上帝亦

成了我们的天父，而且我们经历到圣灵的生命大能。②   

莫尔特曼的三一神学从圣经的圣父、圣子、圣灵上帝历史出发，

追溯三一教义的圣经叙事起源，更加彻底地实践了巴特所主张，“圣

① 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论上帝的教义》，周伟驰译，香港：道风书社，
2007年，第193-201页。[Jürgen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s. Zur Gotteslehre, trans . 
ZHOU Weichi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7), 193-201.]

② Jürgen Moltmann, A Broad Plac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9),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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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里提出三一教义的问题，而圣经本身又是三一教义答案的检验与判

准。”①  这意味着，宣扬上帝的话在先，从事神学反省在后。然而，

莫尔特曼比巴特更加落实於圣经叙事当中，更加彻底摆脱潛藏在巴特

神学思想背后的德国观念论哲学。

反观巴特，他同样引述圣经啟示而主张三一神学说：“根据圣

经，啟示自己的上帝是那一位在三种存在模式当中分别自立於其相

互关係里——圣父、圣子、圣灵，这意味着祂是主，是那与属人的

‘我’会遇的‘你’，並以不可化解的主体与这‘我’连结，藉此

啟示说祂是人的上帝。”② 巴特宣称从圣经出发，却使用“存在模

式”、“自立”与“不可化解的主体”等哲学概念，以致其三一论掺

杂德国观念论的“绝对主体”特质。

整体而言，巴特与莫尔特曼的三一神学主要不同之处在於，巴特

对於历史的水平面展开——经世三一並无多大兴趣，他把焦点放在垂

直面神圣奥秘的上帝——内在三一，有如想要直接仰视那位超越的上

帝，如此建构出来的三一论带有“一”的奥秘特质；而莫尔特曼则始

终把注意力放在历史水平面以及其未来，当他论述三一神学时必须

整合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与三一上帝特质的关係，从历史发展的开放性

与多元性对应到三一上帝，这使得其三一神学着重“三”的要素过於

“一”的要素。

2. 展望终末

老一辈的德国神学大师们，若非如巴特注重永恒超越者随时可介

入时空下的历史，就是如布特曼强调时空下的人们如何在信仰的存在

抉择中经历到永恒的超越，他们总是对於历史未来的发展兴趣不高，

这种特质的神学若要响应60年代人们狂热地追问历史往哪里去的问题

①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 eds. G. W. Bromiley and T. E. Torrance, vol. I, Part 1 
(London and New York: T. & T. Clark, 2009), 383.

② Ibid.,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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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显得相当苍白无力。莫尔特曼曾经多次谈到布特曼的神学才华卓

越高超，却仿佛不食人间煙火般地绝口不谈任何有关现实生活的事，

使人无从了解他如何应用其神学思想。

莫尔特曼提出兼顾垂直面上帝主权以及水平面历史发展的盼望神

学观点，他主张在历史朝向未来的发展中盼望上帝应许的实现。两代

之间神学的不同主要在於，巴特重视向上观看上帝超越历史的一面，

而莫尔特曼则把焦点转成向未来观看，这是朝着历史的尽头看过去

又从啟示的终末看回来，不再追求超越历史的可能，而是期盼在历史

尽头处神人会遇。这种盼望是一种永恒即将进入时空——“在地如在

天”的盼望，如“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

今在、即将来临的全能者。’”（啟1:8）① 由於“即将来临的上帝”带

来“在地如在天”的盼望，这样的盼望正是基督徒信仰群体的独特记

号。

儘管巴特赞赏莫尔特曼具有成为伟大神学家的潜力，不过却未能

充分呈现“永远丰富的上帝”，巴特批判那种单一地从终末论所见的

上帝过於贫乏，以致未能在莫尔特曼身上看到“和平与应许之子”。② 

可见两代的神学路线已经分道扬镳，当巴特还在终末论门口徘徊时，

莫尔特曼已大大方方地走进终末论了。

莫尔特曼於1965年回信中非常谦虚有礼地接受巴特的批判，不

过也适度地提出辩护说，他既然把经世三一视为前景，自然对处於背

景而巴特所重视的内在三一也是开放的。③ 他还强而有力地辩解说：

①  和合本的翻译並未呈现“即将来临”，而是说：“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
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而主要的英文圣经正确地翻出
“即将来临”的含意：“‘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says the Lord God,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NRSV)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says the 
Lord God,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NIV)

②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 176.
③  Ibid.,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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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论辩总是使人多少偏向某一方，不过根据我对当今神学以及知

识处境的印象，我必须单向地为在盼望里的真理而辩，期待使这个主

题在讨论过程中浮现出来。” ①

3. 对片面性的觉醒

關於巴特提到有关莫尔特曼神学过於片面性的指责，莫尔特曼则

澄清他自己的神学努力並非追求处处周全，乃是为了能让神学大势更

加平衡发展。在1997年《盼望神学》新版的《前言：盼望神学三十三

年》里，莫尔特曼直白地说：

“片面性”乃是对我早期著作最常见的批评。这种

批评让我倍感荣幸，因为凡是要在重要而刺激的讨论

中发言的人，必然都是片面的，如若他想要达到某些目

的。他必然会带着论战的态度，过分强调至今为止所

忽略的内容，而提出他与众不同的见解。 人年纪愈

长，愈是自我批判时，便愈会欣赏他年轻时的激进。②

莫尔特曼自称他早期神学方法的特征正是“一面倒”，③ 相对於

巴特的“片面性”之批判，他强烈地主张：“然而，‘全面性’和普

遍的‘面面俱到’充其量是我们无法达到的上帝神学的特征。”④ 其

①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  349.
② 莫尔特曼：《盼望神学：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与意涵》，曾念粤译，香港：道

风书社，2007年，第6页。[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 trans.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7), 6.]

③ 莫尔特曼：《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台北：台湾神学院出
版社，1993年，第96页。[Jürgen Moltmann, Jesus Christ-wo men de xiong di, shi jie de jiu 
zhu  (Taipei: Taiwan Theological Seminary Press, 1993), 96.]

④  莫尔特曼：《盼望神学：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与意涵》，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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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连博学多闻著作浩瀚如巴特，也未能完成其《教会教义学》。巴特

与莫尔特曼两人都认知到神学的终末特质，这使得追求完全成为不可

能，不过巴特总是多少仍未能忘情於“全面性”，莫尔特曼则能坦然

地从片面性出发，当片面性结束时——不正是全面性的开始吗？

莫尔特曼接受片面性的限制反映在他的主要贡献——《系统神

学论丛》（Systematische Beiträger zur Theologie ），这个系列共有

六本却不追求全面性，他说：“在1977到1978年间我经历了一段自

我批判时期与充分的休息，随后我开始专心著作我的《系统神学论

丛》。”① 他写作《系统神学论丛》的目的並非为了建立神学体系，

仅仅想要从部分耕耘来贡献整体，期盼对於整体画面有些帮助。他

不追求永恒的神学，这源自他具有高度智慧的“自知之明”，自己描

述自己说：

无疑，他是欧洲人，但是欧洲的神学不应再以欧洲

为中心。无疑，他是男人，可是神学不应再以男性为中

心。无疑，他生活在“第一世界”，但是他所建构的神

学不应反映宰制者的观点。相反，他的神学应该使人听

到受压制者的声音。神学论丛的概念必须显示，在自身

的脈絡中必须放棄自我立场的前设绝对性。②

儘管莫尔特曼承认时空处境与文化背景对自己的限制，却还是力

求超越那些限制，若要如此的话，第一步就是必先能够了解自己的主

观偏见，这种坦诚为他的神学前辈们所不多见。

《系统神学论丛》的特色之一是把方法论置於最后一本，这是因

①  莫尔特曼：《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第125页。
② 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第4页。另参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论上

帝的教义 • 前言》，周伟驰译，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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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主张神学方法与神学内容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神学内容就反映出

什么样的神学方法，他说：“因此，我的神学方法是在神学认识的对

象中产生的。路是走出来的。”① 因此，神学对他而言是“思想的探

险”、是“一条开放的、邀请的道路”，这种喜爱尝试与冒险的特质

使得任何一成不变的方法都难以适用。

《系统神学论丛》当中最经典的一本首推《三一与上帝国》，此

书精彩地论述巴特所未能做到的三一神学。由於注重三一上帝——圣

父、圣子、圣灵的关係，他把上帝之内（圣父、圣子、圣灵）的关係模

拟成人与人的关係，这种重视关係的思想对於熟悉中国文化语境的读

者必有濃郁而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中国文化充满绵延而细腻的人际

关係。不过，在中国式人际关係中仍有强调礼尚往来的一面，而非上帝

对人立约的单方面无条件付出；仍有内外有别、上下有分的层级，而

非上帝慈悲怜悯坚定不改变的爱，此书对於这二者的分辨提供了思考

基础。

非常可惜的是，《系统神学论丛》尚有两本未有中译本。其一是

笔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基督论：《耶稣基督的道路——弥赛亚维度下的

基督论》。此书出版於1989年，那年莫尔特曼63岁，正是其巅峰时期

的成熟作品，他说过这本书前后想了20年而后在3个月内写成，书中

对於身为弥赛亚的耶稣基督有极其深刻的心领神会，由此引伸出来的

信仰诠释之丰富，鲜有人出其右，是难得一见兼具灵性与思维双重劲

道的名著。笔者於1986—1990年在图宾根大学写作博士论文，前往德

国那一年适逢其60大寿纪念文集出版，承蒙他的指导正是这段时期。

他基督论萌芽於1972年出版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然而这仅是集

中於十架神学的论述，17年后的《耶稣基督的道路》才是完整的基督

① 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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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① 至於1994年出版的《当代的基督》可算是《耶稣基督的道路》

的简缩与通俗版，已有中译本。② 

另外一本尚未有中译的《生命的灵——一个整全的圣灵论》於

1991年出版，③ 这並非原计划中的作品，由於他指导包括笔者在内的

三篇圣灵论博士论文之后有了灵感而写出，是比较完整的圣灵论，相

当於其简缩本的《生命的源头——圣灵与生命神学》（1997）亦未中

译出版。④ 此书以“生命的灵”诠释基督教信仰中的圣灵，读者必定

很想知道，莫尔特曼是否有做到巴特所期待“终结斯巴达霸权的底比

斯”，是否能够适切地分辨上帝的灵与人的灵呢？

4. 神学转折

莫尔特曼神学曾经发生过两个明显的转折为巴特所无：首先，

70年代从对人类“历史”的关注转向“在自然中的历史”（history in 

nature）的关注，⑤ 反对把历史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开始明确地

把自然列入神学讨论议题，后来他主张说：“在创造者上帝的面前，

我们、我们的后代以及所有活物是祂的约中地位平等的伙伴。”⑥ 其

①  Jürgen Moltmann, The Way of Jesus Christ: Christology in Messianic Dimensions  
(S. F. : Harper & Row, 1990).

②  Jürgen Moltmann, Jesus Christ for Today’s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莫
尔特曼：《当代的基督》，曾念粤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8年。[Jürgen Moltmann, 
Jesus Christ for Today’s  World, trans. ZENG Nianyue (Taipei: Ya Ge, 1998).]

③  Jürgen Moltmann, The Spirit of Life: A Universal Affi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④  Jü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Minneapolis：Forfress,1997).
⑤ 邓绍光：《中译本导言》，载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

隗仁莲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DENG Shaoguang, “Zhong yi ben 
dao yan,” i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 ed. Jürgen Moltmann. trans. 
KUI Renlian et a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1990).]

⑥ 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粤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9年，第138
页。[Jürgen Moltman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trans. ZENG 
Nianyue (Taipei: christian Art press, 199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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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莫尔特曼一向关怀时事，从学生时代起就投入二战后的和解，然

而80年代起他却转向教义学的关注，因为他发现人对上帝的认识影

响到人的社会政治观点，也影响到人对自然的看法，其源头往往在於

教义学，因此他的《系统神学论丛》系列第一本，也是最基础的教义

三一神观：《三一与上帝国》。

四、从盼望神学到盼望伦理学

1964年莫尔特曼出版《盼望神学》，不论在西方或东方，甚至在

第三世界都引起许多共鸣与回响，因为这本书回应了60年代追求盼望

的时代精神。60年代是一个全球燃烧骚动不安的时代，1959年布洛赫

完成出版《盼望原则》三卷，他先知般地对人类追寻盼望提出哲学回

应，5年后的《盼望神学》不只是莫尔特曼与布洛赫对话的结晶，而

且是60年代他对於人们追寻盼望的神学回应。

盼望神学的基本主张可简化如下：“可能”比“现实”重要，因

为“可能”还可以改变，而“现实”却已无法改变。可能的“未来”

比现实的“过去”优先，因为“未来”有能力成为“过去”，“过

去”却没有能力成为“未来”。因此，谁掌握了未来，谁就掌握了优

势。基督教信仰把未来寄托在对上帝应许的盼望，借着相信盼望上帝

的应许而掌握未来。

然而，盼望是建立在从上帝而来未来的应许，而非建立在人世间

过去的经验。因此，盼望並非预测，更不是人可以计算的，而是交託

上帝手中，这是一种“向未来观看”、“向前看”的思考方式。“但

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

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15:13）这节经文是莫尔特曼最喜

爱的经文，其中强调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並祝福人借着圣灵的

能力大有盼望，洋溢着“向前看”的盼望氛围。

《盼望神学》在美国得到最温暖的欢迎，如1967年《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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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盼望神学使得神死神学式微，这使得当时在美国讲学的莫尔特

曼开始担心，“盼望神学”将被用来支持庸俗而乐观的美国社会，因

此他承诺说，下次再来美国将只谈论“十架神学”，结果在1972年

写成《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这本书，1974年此书翻成了英文。① 他不

愿看到盼望神学被视为可与“美国梦”、“成功神学”之类的盼望混

同，因为盼望神学与十架神学是一体之两面，犹如复活与受苦是一

体之两面。复活是受苦之后的复活，而受苦是盼望复活的受苦，同样

地，盼望是建立在十架基础的盼望，而十架是展开盼望的十架。由於

十架事件主要呈现了圣父与圣子的关係，圣灵的工作则接续在复活事

件之后的信仰群体当中，於是1975年他出版描绘基督教信仰群体的

图像：《圣灵大能下的教会》。就神学理路来看，如受难节的《被钉

十字架的上帝》之后必有如复活节的《盼望神学》，而后必有如五旬

节、圣灵降临节的《圣灵大能下的教会》，这三本书共同构成莫尔特

曼早期三部曲。

盼望神学並不是出於莫尔特曼独创，当时有一些神学家也已注意

到“盼望”神学主题的重要，然而为何他的《盼望神学》能脱颖而出

呢？主要原因在於此书不只学术基础紮實，而且充满着熊熊火焰般的

热情与盼望，生动有力地回应人们热切追求盼望之呼声——基督教信

仰从上帝应许的未来诠释历史的走向——过去的回忆、现在的决定以

及未来的盼望。儘管书中也有不少与哲学思想的深刻对话，然而焦点

从头到尾都集中呈现未来全在於上帝的应许中，而上帝的应许来自上

帝的啟示，因此他未企图建立一套關於终末的形上学理论，这也使得

他与后现代思潮中的反形上学倾向具有令人意外的相似——这一点与

巴特神学也非常相似。巴特读过《盼望神学》而於出版当年写信给莫

尔特曼说：

① Richard Bauckham. God Will Be All in All. The Eschat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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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亲爱的莫尔特曼博士，在你的《盼望神学》里

我並没有发现任何在今日修改《教会教义学》或者我的

神学立场之真正需要。我並不会起来反对你——如高伟

次（Helmut Gollwitzer, 1908-1993）所为，不过你的著作

並未从那因着终末而塑造成形的领域带给我们具体的伦

理道德指引。 很明显地你並未想要写终末论，而仅仅

是写一个终末论以及与其相应的伦理学之绪论。①

巴特不仅抱怨莫尔特曼的终末论不完整，而且指出他並未从终末

角度提出具体的伦理行动指引。这个批判真是一针见血，其实莫尔特

曼自1964年出版《盼望神学》以来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想要完成“盼

望伦理学”，② 2009年1月24日在他给笔者的信中写着：“我已经开

始进行那个不可能的盼望伦理学写作计划，至於是否能够成功，我並

不知道，不过这计划使我忙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梦想终於在2010年

实现而出版了《盼望伦理学》。 ③

莫尔特曼1964年出版《盼望神学》40年后的2004年，在美国、

韩国与德国都有举办“盼望神学四十年”的研讨会。笔者请教莫尔特

曼可否在40年之后用最简单的话说明他对盼望神学的感想。他提到两

点：“其一，40年前写作《盼望神学》时，只有想到人，並没有把大

自然思考进去，谈到盼望时，应当把大自然与人都算进去的。其二，

40年前作盼望神学思考，主要着眼於时间，並未考虑到空间，然而人

无法在‘时间’里安息，而只能在‘空间’里安息，盼望神学应当提

供对空间的反省与盼望。”这两点都精彩地融入了《盼望伦理学》，

令人印象深刻地见识到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不断成长。

①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 175.
② Jürgen Moltmann, “Vorwort,” Ethik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Verlagshaus, 

2010), 13
③ Jürgen Moltmann, Ethik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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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迎向惊喜的未来

基於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差距，既然人无法对上帝应许做出

“预测”而只能“盼望”，这必定会带来“惊喜”，因此莫尔特曼以

“和上帝一起进行冒险之旅”描述自己的神学创作。他常引述德国

流传的一句话：“信任固然不错，控制却更好（Trust is good, control is 

better）”。他把这话改成：“控制固然不错，信任却更好（Control is 

good, trust is better）”。人生並非处於如同四处按钮的实验室，而迎向

惊喜的未来之入口却需学习放手。

2002年台湾中原大学学术研讨会结束的相互道别时，76岁高龄的

莫尔特曼不免有所感伤而叹说：“我还会有机会见到你吗？”转而迅

速地拥抱我说：“算了！还是期盼惊喜吧（Na ja! Überraschung）！”那

时他计划将於2003年三度访问中国，不料因着SARS风暴而延迟，终於

在2004年十月偕同夫人受清华大学邀请前往讲学，笔者受邀担任翻

译，在北京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是：“果然惊喜（Überraschung）！”

2012年12月8日来信说：“我不知能否再有一次机会访问远东

（中国），我正来到一个人们已很少旅行的年纪。”不料结果又是一

个大惊喜，2014年10月莫尔特曼不但再度访问中国，而且在中国人民

大学有此学术盛会，得与各领域的菁英学者专家对话。

“惊喜”的特征最能呈现莫尔特曼神学如何健康光明地、生命旺盛地

迎向即将来临之神圣盼望，这並不意味着他对於人性的阴暗面一无所知，

因他亲身经历纳粹统治下德国以及战败后民生凋敝的德国，亲自体验人性

的黑暗，却对人性的光明未来有着非常积极的盼望，实在令人惊讶！

2014年4月9日来信说：“在德国我们有一个美好极了的春天，昨

日是我88岁生日，我感受到我年龄里的春天。祝复活节快乐！”

2014年11月6日来信说：“在施瓦本（图宾根所在地的区域）冬

天即将来临，不过我们已经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年。当人愈来愈老时，

就愈享受着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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